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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伟

今年，天热得格外执
拗，偶尔有几场雨落下，带
来的也不是清凉，而是湿
闷，憋得喘气都难受。在乳
山养牡蛎的战友老高邀约
去他渔排上纳凉，我就匆匆
离开土润溽暑的田垄，奔向
大海。

黄昏的银滩，寥廓而深
邃，蝉鸣从岸边林子里传
出，和着大海的涛声，悠然
地回荡在山海间。阳光刚刚
散去，海水正从蔚蓝浓成墨
色，一波又一波海浪从远处
的宫家岛涌来。我双手提着
鞋，赤脚在沙滩上缓缓而
行，柔软的细沙在趾缝里流
淌，就像那留不住的匆匆时
光。

晚风刮过，随着咸涩的
海水味，还吹来一阵欢快的
笑声，有几个妇女坐在防浪
堤的巨石上，太阳已经落山
的缘故，硕大的遮阳帽背在
身后，海风撩起了秀发，半
掩着被晚霞染红的脸颊。她
们叽叽喳喳热闹地比划着，
说张家的海蛎子长得碗口
大，还说李家的海带架子垛
得比人高。随风散开的欢
笑，让原本昏暗的海滩多了
几分妩媚。

远处一阵机帆船的马
达声传来，船头的探照灯
耀眼地划破海面，那是新
采收的牡蛎，正在借着涨
潮的高水位运往岸边。浅

滩里早已等候的拖拉机缓
缓升起了吊臂，于是，整条
船 就 稳 稳地固 定 在 拖 盘
上。刚才还满脸嬉笑的女
人们，麻利地从脚下颜色各
异、款式新潮的小包里掏出
手套、撬刀，还有系着红色
发带的头灯，娴熟地戴上，
几个人立时又添了几分俊
飒。随着雪亮的灯光扫过堆
成小山的吊笼，嘴里不断发
出“啧啧”的惊叹：“咱银滩
的海蛎子就是强”。

我坐在沙滩上，听着暮
色里充满自豪的欢声笑语，
看着那群被晚风刮远的灯
光拐进岸边的水产加工厂，
才恋恋地收回目光。

引擎的“突突”声再次
撕破夜幕，是老高到了。在
没有寒暄的握手后，小船便
在海面上耕出一道银亮的
犁沟，把岸上层层叠叠延绵
的灯光隔在了身后。

船儿驶过一片黑魆魆
的海带架子，便有忽明忽暗
的渔火在海面上跳跃，那是
养殖筏子上的太阳能灯，周
围布满了浮标，橙色的浮球
随波起伏，碰撞声时高时
低，有轻有重，像无数手指
弹奏出的乐曲，在苍茫的大
海上被风带向远方。

老高先是驾船围着自
家的养殖区转了一圈，才扶
我爬上最高的平台。两个人
依旧没有说话，只是手抓围
栏极力眺望，远处的海岸只
是一条璀璨的亮线，脚下的

海最坦诚地裸在夜里，我默
默地数着海浪涌动的间隔，
那是大海有节奏的心跳。

老高忽然扯开嗓唱起
了“渔号子”，有几分《耕地
号子》里“吆喝调”的韵味，
节奏简单有力，每句的尾音
像被浪咬掉一截，不拖长
腔。歌声里我听见了渔网入
水时渔民胸腔里深沉的跳
动，听见了咸涩的皱纹绽开
时那发自肺腑的笑声。借着
灯光也看清了老高晒成紫
铜色的肌肤，被海水泡得发
白的手掌。

月亮升起来了，海不再
是那种沉寂的黑。柔和的月
光被浪揉成碎末撒在海面
上，像散落的星星，泛着银
光。月光下我看见了跃出水
面的鱼群，随波摇曳的裙
带，还有贝苗在海底呼吸时
冒起的串串水泡，听见了这
些被千万重浪涛叠在一起
共鸣的和弦。而要听懂这
些，只能用心灵去感悟，只
有当你“站”在浩瀚的大海
里，咸涩的海水腌渍着你的
身体，海浪的每一次剧烈的
冲撞或者细微的震颤，才会
顺着血管爬进你的心里，让
你感觉到生长的感动和力
量，体会到海浪的每一次升
腾都是生命的律动。

起风了。浪花再一次从
海底涌起，那是大海里所有
的生命在呼吸、成长……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

“读”海
□牟民

1981年，我烟台师专毕业分在栖
霞县城一中教书，居住在城东凤凰岭
北姨父家里。凤凰岭似一条巨蟒，高
卧城东，横看似龙，纵观如山。城关村
居岭南、岭西，姨父村在岭北。岭周围
为农田，后成果园。岭北坡有姨父家
一亩多红富士苹果，半山腰下来，一
层10棵，共4层，刚好40棵。随着城区扩
建，岭北盖起一片楼房，名为锦绣花
园，岭南的居民小区也密密挨挨。近
年扩展岭背，修建了凤凰岭公园，岭
四周的果园渐次减小。姨父母年岁大
了，表兄妹都在深圳工作，终劝姨父
把果园流转掉去了深圳，楼房则转让
给我居住。

每日站在窗前，打眼便见南岭
果园，跟苹果一起踏着季节的脚步，
观日落日出。春闻花香，秋有果香。
改新换代的苹果，均为红富士系列
的名门望族。开春枝条发绿，几天光
景花开满树，听得见蜜蜂嗡嗡，花香
阵阵。眨眼，树挂满绿色果子，套上
灯笼果袋，雨雾浸润，苹果慢慢把果
袋撑饱满。风调雨顺，日子御风而
行，转眼金秋十月，只听哗哗摘袋
声，一个个白光光的头颅从果袋里
探出，地下塑料薄膜映照，晨雾弥
漫，随之秋阳火辣辣吻它，果脸微
红，继而大红，那些不同种类的红富
士竞相晒红，比赛最红。山城的霞光
成熟甜美，直把苹果喂养得胖胖的、
水汪汪的，咬一口甜香，香飘满屋，
香满小城。

一条绕岭小路，可以登上岭背，
休闲日子，在公园里散步，打拳，跳
舞。从乡下进城的父亲天天提个马
扎和紫色的大茶杯，灌满水，慢慢走
去公园喝茶聊天，十几个老人坐公
园南石墙下，成雁行排开。上下午各

两个小时，春看花，夏乘凉，秋闻香，
冬晒阳。

城北牟氏庄园后的风彩山顶，
红彤彤的高大镂空苹果雕塑，凝望
四面真实的同类，有些羞羞的。风彩
山果园早被山城搂入怀中，秋风送
爽，苹果盈盈，休闲日登山，既有菊
花相伴，又有苹果香相融，神情愉
悦，呼出的是乐，吸进的为情。来庄
园游览的旅客，吃着苹果，登上风彩
山，一览山城全貌。城南翠屏山，本
为山城屏障，而今入了山城怀抱，山
南果园划为风景旅游区，秋天可以
来果园采摘，品尝原汁原味的栖霞
苹果。贯穿山城南北的白洋河西边，
偎依螺丝顶、亭壃、小西岭一片片果
园，秋日我会跟市民一起漫步苹果
园摘果——— 品尝生态绿色红苹果。

每到金秋十月，四面环山的苹
果早与城中苹果连为一体。再看商
铺林立，门前摆满苹果。车来车往，
满载苹果，大街小巷堆满苹果。树上
正采摘，地面已成果的世界。彼时，
锣鼓喧天，秧歌队从四面八方涌进
城里，每年10月初始，一年一度的苹
果艺术节拉开序幕。

记得第16届苹果节，评选苹果
王时，我在台下观看。一个个果农捧
着大苹果，喜气洋洋登台，把苹果摆
在桌上。忽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双手
捧一个硕大的苹果登台，沿舞台转
了一圈并喊道：“今年，我是苹果
王！”他的自信引起众人关注。

我眼睛一亮：这不是我当初教高
中的学生林小勇吗？经过评选，他果然
获得“苹果王”桂冠。中午，我特意约他
到饭店庆贺。他拒绝了，说太忙了，家
里二十亩苹果，要一边摘，一边卖。哪
有空喝酒，老师你等着，忙完了，我来
请你！望着他红红的脸盘，我仿佛看到
他那满山的红苹果。

苹果城里说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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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曙光

在济南老城的街巷深处，
有 一 处 隐秘又 大 有 来 头的
泉——— 濯缨泉。身为地道的济
南人，过往的日子里，我常来此
游玩。不消说，这一带随处可见
的泉水，得到妥善保护、保持原
貌的老街巷、旧建筑等，都牵引
着我的脚步。

濯缨泉，属珍珠泉泉群，曾
被圈进德王府，民间俗称王府
池子。倚栏观泉，泉池广阔、泉
水清澈，串串水泡自池底数十
处泉眼升腾，层出不穷。南侧观
赏区，立黑色大理石泉碑，四周
民宅环立，有的房屋墙根浸在
泉水里。

济南夯筑城邑历史久远，
北魏《水经注》称濯缨泉为“流
杯池”，金代列入72名泉。明朝
建德王府，将濯缨泉圈进园内，
并开凿玉带河，画舫直通大明
湖。刘敕在《历乘》中写道：“德
蕃有濯缨泉、灰泉、珍珠泉、朱
砂 泉 共 汇 为 一 泓 ，其 广 数
亩……龙舟轻泛，世称人间福
地……”清朝改德王府为巡抚
衙门，将濯缨泉回归民间。“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自此，濯缨泉藏身深巷，若
不熟悉，难免多绕几个弯。有些

标签贴上了，就很难撕下来。濯
缨泉脱去贵族气，泉水里、溪流
边，天天挤满洗衣人、游泳者，
一派市井风情，但人们仍习惯
称王府池子。

濯缨泉名称来历坊间说法
不一，有人说，南宋与金兵交
战，济南守将关胜曾在此洗濯
刀缨，故名濯缨泉。有人引经据
典认定濯缨泉取自孟子的“沧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旧时，每年农历三月初
三，文人们都聚于此举办诗酒
盛会，美其名曰“曲水流觞”。
他们先在泉边洗濯，随后用斛
杯盛满酒，放在托盘上，放入

“流杯池”，任其漂流，托盘停
在哪，溪边之人就把酒一饮而
尽，并吟诗一首。我思忖，正是
有了泉水的灵秀，李清照、辛
弃疾、张养浩等才会才思敏
捷、诗意盎然。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
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鹭。”李清照词中的“溪亭”是否
就是珍珠泉畔的溪亭泉？还真
是一个谜。有文字记载的是，溪
亭泉紧邻濯缨湖，水势旺盛，可
通舟楫。“水西桥外濯缨泉，日
暖清秋放鸭天。薄暮采莲人不

见，清风吹转渡头船。”从孔子
后人孔昭虔笔下，可见清代这
里生活氛围浓郁。

泉水、小桥、古巷、老宅、
青石路，一笔一画勾勒出历史
的厚重。漫步其间，有种时空
倒转的感觉。回首看，王府池
子整天热闹非凡，从朝至夕来
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
在这里聚集并弥漫开来，把开
心传递给每个人。我和妻也常
畅游泉边，过瘾了，再把泉水
带回家。

濯缨泉水从泉池西北角穿
过起凤桥，流过民居墙根，穿街
绕巷，流经曲水亭街、百花洲，
汇入大明湖。涓涓泉水叙说着
济南昨天的故事，古朴街巷装
满泉城最真实的烟火。这一带，
街巷盘根错节，民居升腾炊烟，
泉池星罗棋布，有些泉藏在民
宅内，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格
局。如此宝地，自然受名士青
睐，自元朝始，许多政界要人、
社会名流，都在珍珠泉大院留
下足迹。

王府池子周边，芙蓉街整
日人潮涌动，商贩吆喝声不绝
于耳；后宰门街中西混搭、商贸
繁荣；金菊巷长不足百米，却诞
生了济南老字号“燕喜堂饭
庄”。此外，一些小巷颇具特色，

如最窄小巷“翔凤翔”，宽仅0 . 8
米，大胖子只能一人通过，相爱
的人却可相拥而过。

起凤桥街是一条浓缩历史
时光，一眼望到头的小街。旧
时，起凤桥连接贡院、文庙，是
莘莘学子一考定终身的必经之
路。“起凤”寓意从起凤桥起步，
拜孔子，一路走过艰辛科考之
路，在求取功名利禄上出人头
地。清朝，街上建“腾蛟起凤”牌
坊。当年，王府女儿出嫁，也从
起凤桥起轿。几年前，浪漫的爱
情电影《意外的恋爱时光》，在
此取景拍摄。泉北岸，张家大院
古朴风雅，院中取水、洗衣、赏
泉，听泉声，美哉悠哉。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
移几度秋。”时光不着痕迹地前
行，如今经亮化改造，王府池子
已化身为夜色中的明珠，为老
城点亮了诗意画卷。夜幕下，金
黄色亮化灯带将泉池、民居照
亮，在清凌凌的泉水中形成倒
影，成为市民夜游老城的好去
处。泉水是济南流动的景观，最
动听的音符，涌动着济南蓬勃
发展的生机。许多新老济南人
都感叹：济南城市发展，忒快
了！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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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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